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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秋节，我们踏着洱源罗坪
山的晓雾，一路翻山越岭，终于来到
了黑潓江边那个闻名已久的村落：山
石屏。

山石屏是一个不一样的存在，如
今的它，还和一个名字紧紧地联系在
一起，那就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洱
源县普通卫生防疫工作者李桂科。

一大早，李桂科就在黑潓江边的
大桥等我们。他的身后，奔流的黑潓江
江水泛红，眼前是紧挨在一起的两座
桥，一座是昔日的铁索桥，一座则是新
建的钢混桥。山石屏没有通公路前，得
靠渡船方能出入。

站在桥上，我看到了一栋静美的
小院，几栋高大的钢混房子从四面围
合，白墙青瓦的白族建筑风格，墙上绘
着精美的白族壁画。这时，让人感动的
事情发生了，几十个村民扶老携幼，一
起涌出来，奔向李桂科：“李医生回来
了！李医生回来了！”

李桂科其实仅只离开山石屏短短
几日，回到县城，是要给山石屏的村民
采买中秋节礼物。今天回来，他就是和
山石屏的全体村民一起过节。

过去，山石屏在当地是一个令人
谈之色变的存在，李桂科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时，洱源县是一个麻风病
高发的县份。1951年，大理地区行政公
署就把洱源、邓川两个县的165名麻风
病患者统一集中收容起来，带到人口
较少的乔后段家村进行集中隔离治
疗，1953年搬迁到炼铁乡黑潓江西岸
的山石屏，建成了一个麻风病医院，
1957年后就由洱源县管理。

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一种
慢性传染病，主要侵犯人体皮肤和神
经，不治疗的话会引起皮肤、神经、四
肢和眼的进行性和永久性损害，所以
麻风病患者不但自身极为痛苦，而且
行动不便、面目狰狞，并因其传染性的
特点，一直以来被人所畏惧。

1980年，23岁的李桂科通过招工
考试被洱源县卫生防疫站录取。第二
年4月，在经过为期三个月的专业防疫
学习培训合格后，就被单位安排到山
石屏麻风病医院工作。从此他就将自
己的人生、命运与山石屏麻风病院紧
紧地绑在一起。

谈起那段峥嵘岁月，李桂科亦是
深有感叹，他说，当自己第一次走进麻
风病医院，眼前全是破旧不堪的土坯
房，嘴歪眼斜、手足短缩、行动不便的
麻风病人，让李佳科望而生畏。没有
电，晚上都是摸黑或是点煤油灯，没有
自来水，远远就有一股让人难受的臭
味。近距离察看患者身上生蛆的溃烂
伤口，或者为患者敷药施药，几乎所有
医务人员都曾不可抑制地呕吐过，但
他和同事们都知晓：治病救人是医生
的天职。吐完了继续工作，这成了当时
所有医务人员工作的常态。

缺医少药，防护条件差，感染风险
大，治疗效果差，但李桂科始终坚信，

治病救人就是一个医务工作者的天
职，他不嫌脏、不嫌累、不怕传染。而当
时的麻风病治疗，是个世界性难题，但
面对一次次失败，他不气馁，不放弃，
不怕失败，在为患者医治过程中不断
实践、揣摩、尝试。同时一面求教于同
行的专家，一面潜心学习各种医学理
论，还特别关心国家和各级卫生部门
对麻风病治疗的各种文献资料和理论
成果，再就是留心生活，比如针对麻风
病患者知觉不灵敏、手脚不灵便等一
些原因，他常常会提醒患者在每天洗
完脚后留心鞋底是否存留沙粒以防磨
伤脚面、在炊具上为患者制作木质高
柄以防烫伤等等，用一切的关爱帮助
患者减轻各种损伤和痛苦。

直至 1990年底，在国家疾病防治
政策理论和科研力量的支撑下，经李
桂科等医务人员的精心实施，山石屏
麻风病医院内的患者全部治愈了。直
到退休前 36年的坚守，李桂科长期在
艰苦条件下尽职尽责、业务过硬，恪守
职业规范，敬业奉献。并在麻风病防治
工作中刻苦钻研，勇于创新作出突出
贡献，使洱源县麻风病患病率由最高
年的 27.3/万人降至 2018 年的 0.1/万
人，下降了 99.63％。由于防治工作与
科学研究成效显著，洱源县麻风病防
治工作于1998年获卫生部先进集体表
彰，“十一五”期间麻风病防治工作”获
云南省卫生厅、省民政厅、省残联、省
红十字会先进集体表彰。

按理说，所有麻风病患者全部治
愈后，麻风病医院改名为疗养院，李桂
科可以不用再像以前那样，把妻子、孩
子和老人丢在家里，自己像陀螺一样
在县城和疗养院之间奔波了。可现实
并不是这样。生活在疗养院里的康复
者，都是一些无家可归或有家归不了
的人，他们的内心很孤独。尽管他们被
医疗和科技治愈了，可是他们生活却
很贫困，生产生活条件很差，仍然受到
歧视与偏见，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农
副产品没人愿意买，生病外出搭不到
车，外人不敢进入麻风村。同时他们跟
村外的亲戚没有往来，没有朋友，子女
们长大后找不到对象，大部分病患家
庭只能选择互相通婚。包括他自己，作
为一个治疗麻风病的专职医生，他同
样受到了社会上一些人的偏见，所谓
医者父母心，康复者的心理李桂科感
同身受。

在这时候，李桂科坚决地留了下
来：“我是一名疾控机构的医生，也是
一名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就是我入党的初心，这个信念一直鼓
励着我。麻风病防治事业，就是要做好
麻风病防治工作，治愈麻风病人，消除
歧视、消除偏见、减少残疾，把党和政
府的温暖带给每一个人，带领他们过
上好日子！”

为了改变社会歧视与偏见，20多
年来，李桂科一直坚持宣传麻风病可
防、可治、不可怕的科学道理，一方面

通过撰写大量的医疗论文，编印大量
宣传资料，通过开展乡村干部和乡村
医生培训等多种渠道，向广大群众宣
传麻风病可防可治的知识；另一方面，
他主动亲近病人，比如在患者全面治
愈后，他撤销了 5公里外的健康区，来
到疗养院和康复者吃住在一起；带康
复者外出考察时，他就直接和康复者
住到一起，帮助他们建立信心。

麻风病人家庭的子女常常因为受
到歧视中途辍学，一部分子女没有上过
学，麻风病医院最大的问题是子女上不
了学。1993年，山石屏疗养院里办起了
小学，没有教师，李桂科就动员康复者
为孩子们上课，到了后来，他自己也成
了兼职教师。如今，山石屏村30岁以下
的康复者子女识字率达 100%，同时培
养出了1名研究生和7名大学生，让他
们都通过知识改变了自身的命运。

为帮助康复者家属发展经济，李
桂科帮疗养院的村民贷款，鼓励和帮
助他们购买三轮车搞运输，养鸡、养
猪、养孔雀、种蔬菜、种植经济林木。
2013年 3月 3日，洱源县炼铁乡、西山
乡两地发生地震，山石屏属重灾区，地
震发生后，李桂科一直在疗养院忙抗
震救灾工作，和全体康复者同吃、同
住、同劳动。李桂科觉得有他在，他们
才会安心，也才会树立起共同战胜困
难的信心。在洱源县委、县人民政府的
关心重视下，山石屏疗养院恢复新建
成了2室1厅1厨的住房30套，库房24
间，公共厨房、洗衣房、卫生间、娱乐
室、卫生室、篮球场、太阳能路灯等设
施一应俱全，通往平甸公路的 2.35公
里村道也实现了路面硬化，还建起了
贯通黑潓江的大桥。

2014年1月8日，山石屏疗养院更
名为山石屏村，标志着这里每一个当
年曾让世人谈之色变的病患者，真正
成为普通的、为世界接受的村民。

在李桂科和村民们的陪同下，我
们走遍了山石屏村子的每一个角落，
坚固的房子、宽阔的场院、干净的水泥
路面，鸡鸣犬吠，栽花种竹，四围的庄
稼和核桃树丰收在望，村子欣欣向荣，
和和美美，更像一个团结和谐的大家
庭。参观完毕，老老少少欢声笑语，聚
在一起共进中秋晚餐。

显然，李桂科是主角，村民们频频
向他敬酒、祝愿。我们也有幸得到了这
群善良人的祝福。

当晚，月亮很圆，我们在暮色中向
山石屏告别。月光如水，李桂科带领村
民，把我们送到黑潓江桥边，指着江水
说：“今天天上一个月亮，水中一个月
亮，山石屏欢迎你们再来！”

看着沐浴着清辉的李桂科，不由
感慨万千。这位二十大的党代表，至今
退而不休，依旧留在山石屏村，把这里
当作自己的家，把麻风病康复者及家
属当作自己的亲人，为此一生荣获上
百种荣誉称号，可谓实至名归。今天的
山石屏，李桂科显然是第三个月亮。

“ 一湖一泉一美景，一城一佛一
奇缘。一文一武一芳名，一寺一坊一月
圆”，这就是弥勒。走过的山水千万座，
心里最挂念的还是峨山甸水；吃过的
米线千百碗，最喜欢的还是那碗卤鸡
米线；听过的曲无数种，最醉心的还是
那曲《阿细跳月》。

弥勒是我的第二故乡。第一次来
弥勒，还是在我读初中时，那时表姐
在烟厂工作，每到假期我都会来弥勒
找她。当时的弥勒城很小，最繁华的
地方就是喷泉街心花园，附近有百货
大楼、电影院。自行车轻缓地穿梭在
林荫小道，偶尔几声“叮当”的铃响打
破寂静的时光，街头路旁相遇的人道
着安、叙着旧。

喷泉转过去是西山路，那里总会
有山里人挑柴和鸡蛋来卖。身着民族
服装的彝族妇女躲在柴堆后，每当有
人来买才羞涩地站出来，大眼睛扑闪
扑闪地闪动着，嘴里用生涩的汉话说
着价。西山路一到底就是烟厂了，那
时才刚建厂，规模很小。职工都是五
六个人挤在一间集体宿舍，宿舍外边
就是包谷地。一个周末，我和表姐一
起骑单车去乡下做客。一进竹园坝，
蔗糖的香甜味就弥漫在田野。甘蔗林
里，“金箍棒”直立、长叶飞舞，奏着嘹
亮的琴音。竹园坝子的千亩荷塘，在
夏季带来清丽的美，荷花仙子足踏绿
盘亭亭玉立，傲然挺拔于绿叶簇拥之
中，一分素雅，一分清淡，一分圣洁，
一分静美。

那是 30年前我认识的弥勒，它给
我留下了弥勒人热情好客、土地肥沃
的印象，也记住了红糖、红烟这个城市
的特产。或许是恋上了这个城，大学毕
业后我选择来弥勒工作。一路走来我
感受着这个城市发展的每一天、每一
步，见证了小城的一个个精彩故事。

发展旅游业，打开小城与外界交
流发展的大门。自 1999年修建锦屏山
风景区以来，一个接一个的旅游项目

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让这方山水
更加绚丽多姿、风情万种。拾级1999级
台阶，高 19.99米的弥勒大佛就坐落在
锦屏山之巅，这尊世界上最高的弥勒
坐佛，“来弥勒拜弥勒”寄托着对未来
期待向往的美好心愿。

问道锦屏山，养生温泉水，梦幻东
风韵，万花太平湖。红河水乡歌咏云下
江南的多情，湖泉生态园构筑诗意栖
息的家园。如今的弥勒处处是美、步步
皆景。一个小小的弥勒城，方圆不到10
平方公里范围内三个水库相拥、两个
湖面镶嵌，宛如五颗珍珠散落在玉盘
中。两湾湖水相伴的弥勒，让弥勒人每
天的生活为湖而起、为湖而息。

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在
湖面、当鸟儿拍打着翅膀、当绿叶舒
展开叶片时，人们已经在湖边迎接
一天当中最美好的时光。呼吸着一
天中最清新的空气，绕着湖水或散
步、或垂钓、或骑行，倾听着鸟儿婉
转的唱音，弥勒人幸福的一天已经
开始。而当夕阳西沉、夜幕降临之
时，湖泉生态园仍然是弥勒人结束
一天幸福生活的必去之地。迎着霞
光看白鹭在湖面荡来荡去，湖畔的
芦苇在微风中跳着芭蕾，一池碧绿
的荷透着清香，还有那可爱的蜻蜓
与水不时地亲吻，在欣赏着美景之
余，人们沉醉在小城小小的甜蜜中，
留下幸福的脚印、相伴的身影。

而城南新建的红河水乡，更为弥
勒带来高原水乡的美。1000多亩的水
域面积内，楼台亭榭、桥梁走廊，迂回
曲折散落其中，苏派、徽派、京派等古
代经典园林艺术荟萃于此。钱王桥、将
军桥、采莲桥、流霞桥、映月桥等 18座
桥或连或断矗立于水面，尽显中国桥
文化的韵味。曲水流香、清风明月、翠
羽丹霞等八个亭阁坊错落有致、布局
巧妙。在古色古香的水韵文化中又融
入了现代元素，华灯初上，如梦如幻的
水舞秀让你如痴如醉。随着音乐响起，

时而如长袖善舞的美女轻盈起舞，时
而如西班牙斗牛士勇猛热烈，时而如
一根根北极冰柱直立水面，时而如万
千雨丝缠绵悱恻。

弥勒是绿色的，寓意着希望活力。
这是一个被绿色包围的城市。当第一
缕阳光，温暖地洒向这片充满生机的
土地，街巷、山峦、山村、田野，都化作
水墨丹青中的笔笔勾勒，渲染出一派
山水田园的风貌，那层层叠叠、肆意
铺展的绿色，便激荡起弥勒生命鲜活
的光彩。

弥勒是蓝色的，静享弥勒，是一泉
一世界，一湖一天堂。湖泉生态园、红
河水乡，虽由人开，宛如天作。它如一
片静美的秋叶，在喧嚣的城市独自安
逸静默。栖息湖畔，透过烟波浩渺的湖
面，城市在另一端，宛如海市蜃楼一般
的虚幻，而湖这边，天高云淡，如梦一
般宁静。

弥勒是金色的，蕴含灵光和福气。
不知是怎样的一种“机缘”与“应化”，
弥勒成为全世界唯一与佛同名的地
方。或许正是大佛的灵光福运，使弥
勒的历史承载了古老、悠久的毓秀和
钟灵，成为一片蕴宝流金的福地，孕
育出一个又一个的英才。明末兵部尚
书杨绳武、一代联圣孙髯翁、清末巨
商王炽、抗日名将张冲以及著名数学
家熊庆来。

弥勒是红色的，演绎激情与浪漫。
这里的土地是红的，这片红土地孕育
的彝族支系阿细人更是把火之红融入
灵魂深处，奔放、狂野，醇厚、欢乐。夏
季，当满坝子的葡萄架挂满香甜的绿
葡萄、紫葡萄、红葡萄，红葡萄酒散发
出迷人的醇香。弥勒是多彩的，弥勒是
奋进的，弥勒是幸福的，2021年GDP总
量达 496.1亿元，稳居全州第一，稳居
西部百强县多年。

这就是弥勒，弥勒的微笑，微笑的
弥勒。它将吸引世人的瞩目，吸引世人
因这方山水而诗意栖息。

生命的光芒
北雁

弥勒在微笑
玉泉

韩卫贤韩卫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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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的风还带着丝丝凉意，轻轻吹
过白水镇中心村委会老湾地林场，早起
的鸟儿扑棱翅膀，几只松鼠跳跳蹿蹿，迎
着山头的太阳，林间清泉欢快地流淌。这
里是以人工栽种的 1.7万多亩华山松为
主的公益林。在 10多年前，这里还是缺
水的疏林地，而回溯 30多年，这里更是
一片无林无水的凄凉荒山。

村民们说，有这么一片林、有这么一
湾泉，大漫的功劳最大。大漫名叫宋祝
漫，是曲靖市沾益区白水镇中心村民委
员会老湾地村村民。他 2005年被评为

“云南省劳模”，家庭被表彰为“全国绿色
小康户”；2011年被表彰为“曲靖市优秀
共产党员”；2012年被评为“白水镇护林
防火先进个人”；2013年被评为“沾益县
道德劳模”；2017年被评为“沾益区最美
人物”。

1983年前，由于林地管护不到位，
加之当地群众靠山吃山，缺乏保护意识，
原本植被稀疏的白水镇中心村老湾地变
成了茫茫的黄土坡。3月春风吹过，苍凉
的老湾地已是黄沙漫天。

当年，农村实行“两包到户”和“两山
到户”责任制。年仅 20岁的中心向阳村
农民宋祝漫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他意
识到：只有造林护林，农村才有出路。在
政策鼓励下，他萌生了前往老湾地护林
造林的想法，几经思考，他将自己“欲战
黄沙、誓创绿洲”的决心告知了家人，看
着年轻稚气却勇敢自信的脸庞，全家人
不得不支持他到老湾地荒山安家落户。

1983年11月，宋祝漫省吃俭用自费
购买了造林护林的书籍和工具，带领弟
弟宋二漫和 6位村民 8人上山搭建起了
仅仅15平方米的牛毛毡临时简易房，开
始他们的造林护林生涯。那时山上条件
十分艰苦：住的是牛毛毡临时简易房，睡
的是油布，吃的是洋芋、包谷面汤、野菜。
白天风沙漫天，晚上寒风刺骨。尤其是山
上没有任何造林护林的机械设备，更没
有树苗和资金。他们只能充分利用周边
资源，就地取材，扦插滇杨。几个月后，他
们靠双手扦插的滇杨树苗成活率达
90%。但挖树塘吃力、浇树苗吃苦，环境
生活满满的艰辛，邓乔顺等 6人只坚持
了 4个月便返回了村子，放弃了植树造
林的事业。宋祝漫兄弟俩并没有灰心，反
而更加坚定了“要种一大片树”的决心。

事常与人违，事总在人为。1984年，
宋祝漫兄弟移栽了第一批树苗，全年共
栽植滇杨2万多株，圆柏60多亩，看着一
棵棵茁壮成长的小树，哥俩心里有说不
出的欢乐。可是，此时的村民仍然缺乏护
林意识，毁林情况越来越严重，山上原本
就已经少得可怜的树木正在不停消失。
为了让荒山变绿洲，哥俩一面大力向村
民宣传造林护林的好处，一面制定了山
林管理规定：谁到山上砍一棵树，就罚挖
1000个塘。“规定”一开始备受争议，为
了砍树闹起的纷争也是常有的事，后来
越来越多的村民理解宋祝漫兄弟俩的坚
持，纷纷支持“规定”，乱砍滥伐现象得到
有效制止，慢慢成长的小树苗给曾经的
荒山带来了丝丝绿意。

二

1987年 1月，宋祝漫与不怕吃苦受
累的姑娘刘外娥有了姻缘。结婚时，在老
湾地山上牛毛毡搭的棚子新房里，4棵
木桩支起木板就是新床，点燃松香就当
花烛。刚完婚的宋祝漫夫妇，从牛毛毡简
易房搬到大石岩劳教队 16平方米的羊
圈房安家落户，继续植树造林，他们种洋

芋、点包谷、栽树苗、浇幼树……常年吃
住在山上，劳动在山上，一家人脸朝黄土
背朝天，风雨来时家徒四壁。刘外娥说：

“那些年太艰难了，吃不饱穿不暖，全家
吃的是洋芋，洋芋烧着吃怕了就煮着吃，
煮着吃怕了又烧着吃，有时候赌气我都
说要和他分开过。”

苍天不负有心人，1987年底，全家
工程造林 300多亩，栽植苹果树 500多
株，桃子树 300多株，制止乱砍滥伐行
为 40多人次。1988年，受他们感动，中
心村委会双龙村的毛建平、毛应方两户
也把责任田地交掉，到老湾地安家落
户，一年共植树造林 600多亩，制止乱
砍滥伐行为 100多人次。那年春节，一
个大雪纷飞、天寒地冻的日子，省委、市
委领导一行 7人来老湾地看望慰问，看
到宋祝漫夫妇带着几个月大的儿子，挤
在 10多平方米的羊圈房里瑟瑟发抖，
感动而心酸，当下便决定拨付 9000元
给他们盖新房，领导们还留下了“方向
准确，路子走对，是山区人民治穷致富
的根本出路”题词鼓励。

宋祝漫回忆说：“护林造林是一件实
事、好事，但当时因为年纪轻，各种条件
又十分艰苦，加上村里人的冷嘲热讽和
各种排挤，我要把荒山变绿洲的雄心壮
志也多次动摇过，但各级领导多次上山
探望我们，竭尽所能给予我们支持和帮
助，经常鼓励我们要继续守护好、爱护好
这些汗水浇灌的小树苗。于是，我下定决
心扎根老湾地，我发誓：只要我还有一丝
力气，我都会坚持到最后。”就这样，兄弟
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和荒山打起了持
久战。到1989年，共造林1000多亩，栽植
果树3000多株。老湾地林场的生态环境
和林木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
着生产、生活条件逐渐改善，先后又有多
户村民投身到造林工程中。

当造林、护林工作初见成效时，宋祝
漫夫妇却遭受致命打击——他们年仅
11岁的大儿子宋金林因病去世了。金林
出生时，山地的树苗已有1米多高，宋祝
漫相信自己的儿子也能像这些他亲手栽
下的树苗一样茁壮成长，幼苗长大成林，
只要守住它们，就是他无限的财富，所以
给儿子取名金林。可金林4岁时，父母为
方便劳动用绳子将儿子拴在树上，谁料
风雨交加，小树被吹断，孩子掉进了水
沟，被水呛到的小金林生病发热，更因家
中困难无钱及时医治留下了病根，1998
年，11岁的小金林因病医治无效离开了
含辛茹苦的父母。宋祝漫每每提起这段
往事都不禁红了双眼：“植树造林这事儿
我坚持干了这么多年，身体上的苦我都
觉得不算什么，但是我不是一个好父亲、
好丈夫，我没有照顾好金林，那些年他妈
妈一到刮风下雨天就发疯似地跑到那个
水沟去看。”不久，宋祝漫刚近花甲年纪
的父亲也因病在山中去世。即便清贫中
接二连三遭受打击，宋祝漫也未曾放弃
护林造林，不善言辞的他没有任何怨言，
正如他小女儿宋来芳题于大门口的对
联：一生护林不后悔，若有来生还为林。

三

护林造林初期，根据“林业三定，谁
造谁有”的林业发展方针，宋祝漫在老湾
地遍开荒山、广栽树苗，看到树苗初长
成，许多自留山农户便来认山认树，造林
护林意识淡薄，拔树苗、剥树皮，放牛啃
吃树叶、践踏树苗等行为屡禁不止，加上
老湾地林地与炎方乡、播乐乡的多处山
地交界，护林造林的矛盾多、难度大。宋
祝漫用坚决的态度告诉所有人：护林爱
林人人有责，绝不允许有人乱砍滥伐，绝
不允许剥树皮。他的决心也得到了各级

党委、政府的肯定，多次派护林专员上山
共商造林护林事宜，还为老湾地架设了
电，修了路。环境条件改善，先后又有24
户人家跟随宋家人上山种树守林。到
1994年，宋祝漫带领群众累计完成工程
造林 4279亩，封山育林 6000多亩，林场
管护面积达 17444多亩，昔日枯黄的山
坡变成了绿色的海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林木荫
蔽，老湾地这片荒山，1993年开始出现
一股“龙潭”，长年出水，如今，整个山林
终年山清水秀，已有 60多个泉眼，野生
动植物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2012
年，适逢百年一遇的大旱，周边到处缺
水，但老湾地的地下清泉仍然汩汩流淌，
在解决老湾地饮用水的同时，兼顾了
500余亩土地的灌溉。

1995年，老湾地林场已初具规模，
护林管理工作难度越来越大，林地管理
经费严重不足，在镇党委、镇政府的支
持下，宋祝漫带领山上的村民摸索养鸡
门路，发展养殖业，年养鸡达 7万多只，
不仅满足了自需，同时也带动了林场的
发展。2009年，林权制度改革后，这片山
林被划定为国家生态公益林，划分给24
户农户管护，每年国家按标准拨付管护
经费。

荒山变绿洲，自 1983年宋祝漫兄
弟俩在老湾地开始护林造林至今，已有
30余年，老湾地林场林木茂盛、清泉长
流，且从未发生过森林火灾。在宋祝漫
夫妇俩的眼里，不管树龄有多大、树木
长得有多高，它们永远都是需要保护的
孩子。每天步履蹒跚地到山上巡查，特
别是天气干燥、异常高温、刮大风的时
候，无论有多晚，都坚持到林子里检查
有没有火源或者起火迹象，确保每一棵
树都不被火海吞噬。同时，他带领村民
们一起学习《森林防火学习条例》《森林
法》，2013年和 2014年，宋祝漫共捐款
15万元帮助白水镇中心村修建乡村公
路和老湾地防火道。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因林场位
于与播乐乡的交界处，山里有野鸡、斑鸠
之类的野生动物，宋祝漫主动要求在老
湾地林场设置一个劝返点，对进出白水
交界处的车辆和人员进行严格检测，用
小喇叭播放疫情防控知识和森林防火防
控案例，提醒大家注意加强疫情防控和
森林防火。同时倡导周边村民“不外出，
不聚会，不走亲访友，不猎捕和食用野生
动物”。

做一件事容易，坚持一生做一件事
却很难。宋祝漫怀着“一生为林不后悔，
如有来生还为林”的信念，用“愚公移山”
的精神，从青丝少年到霜染两鬓，耕耘着
造林护林的不变信念。


